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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汤家驹回到大陆自己那面临窘境的公司，想重整

旗鼓大干一场。远离家室的他在做生意的同时，周旋在两

个女人中间取舍轻重。公司的部门经理们在为他鞍前马后

效劳罢却一个个感到心力交瘁，陆续准备辞职而去。此时，

汤老板才感到聚拢人气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他也悟到了

小老板做事、大老板做人的这个朴素道理。

黄金搭档 周建新 （远猿）⋯⋯⋯⋯⋯⋯⋯⋯⋯⋯⋯⋯⋯⋯

全国有名的黄金富矿区，老书记调走后，新领导班子

中的书记和镇长，一个是内行，一个是外行，镇长想把书

记整倒，自己当一把手。于是，故事一环一环地展开了：

税收、银行贷款、送礼、告状、调查、隔离，甚至法轮功

⋯⋯最终人人都有惊无险，各自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只有

一个人很悲观，他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为啥很悲观呢？

嫁 接 于 卓 （怨愿）⋯⋯⋯⋯⋯⋯⋯⋯⋯⋯⋯⋯⋯⋯⋯

接待科的未婚女孩吕子楠怀孕了，肚子里的孩子却找

不到爹，这事儿在局机关成了爆炸性新闻，各色人等陷入

莫名的恐慌和兴奋之中，主任、局长们行动起来，为这个

“孩子他爹”费尽了心机，结局出人意料 ——— “孩儿他爹”

被找出来了吗？

·
目

录
·

�



寻找失踪的市长夫人 傅爱毛 （员源怨）⋯⋯⋯⋯⋯⋯⋯⋯

市长夫人哪里去了？市长夫人做 “鸡”了，被公安人

员在宾馆的床上当场捉住，并且在电视上曝了光，随后，

市长夫人就失踪了。有人说市长夫人在做 “鸡”前就被市

长抛弃了；有人说自己和市长夫人睡过；有人说市长夫人

进了疯人院；有人说市长夫人死了；有人说市长夫人嫁给

了一个农民⋯⋯总之，市长夫人的失踪让人们众说纷纭，

那么市长夫人到底在哪儿呢？

秋菊开会

——— 《秋菊打官司》续篇 陈源斌 （员苑苑）⋯⋯⋯⋯

这是张艺谋电影 《秋菊打官司》的续篇。

“秋菊”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当上了代表的 “秋菊”

提出并希望解决他们王桥村和林场一场历时十年的纠纷。

然而，这桩看似简单的纠纷在官场各种微妙的关系中复杂

起来。问题到了县里、省里甚至全国人代会，却依然不了

了之，可认死理的 “秋菊”依然要讨说法，她不但一根筋

非要找到姚省长，而且在她又一次到北京参加人代会时胆

大包天告了 “御状”⋯⋯

县级夫人 何 申 （圆圆苑）⋯⋯⋯⋯⋯⋯⋯⋯⋯⋯⋯⋯⋯

男人当道，女人当家；男人在外当官，女人在家管官。

“夫人外交”在麻将牌和饭桌之间如鱼得水，而吃错了药的

男人们几乎就快成了 “女儿身”⋯⋯

麦子长在田里 燕华君 （圆苑源）⋯⋯⋯⋯⋯⋯⋯⋯⋯⋯⋯

凭良心说，村长最喜欢抓的是计划生育工作。说起来

理由有两条，一是妇女主任是村委会惟一的女人，二是搞

计划生育的妇女主任往往很有情趣。人家是怎么说的？村

长睡妇女主任，天经地义的事情，天仙配哪！村长跟妇女

主任的关系，举个例子：村长在村委会后面的露天茅坑上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厕所，快解决的时候，喊一声： “主任哪，送纸来！”妇女

主任赶紧送纸，还不能怕臭。

父亲最后的敬礼

——— 《激情燃烧的岁月》续篇之二

石钟山 （圆愿怨）⋯⋯⋯⋯⋯⋯⋯⋯⋯⋯⋯⋯⋯

此小说是 《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续篇：父亲离休了，

但是整个身心都是陷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无论是已

经牺牲了的，还是现在还活着的战友，都让他牵肠挂肚，

他常常睡到半夜，突然翻身坐起，喊出某个战友的名字。

这时，他的警卫员小伍子再一次走进了他的生命，于是，

已经离休了的父亲又被激活了。父亲的儿子终于理解了父

亲，决定给父亲写一部大书。

映山红 包光寒 （猿猿猿）⋯⋯⋯⋯⋯⋯⋯⋯⋯⋯⋯⋯⋯⋯

旧上海淑女米彤在阴差阳错间当上了国民党的一名女

兵。表面上看生活一切正常，可正常的下面有着怎样的真

实呢？同性间的暧昧情感，长官对女兵们身体与精神的双

重占有与摧残，让她们暗无天日，也让我们牵肠挂肚。对

米彤来说，有什么可以支撑她活下去呢？米彤开始寻找一

种绝望中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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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商汤家驹回到大陆自己那面临窘境的公司，想重整

旗鼓大干一场。远离家室的他在做生意的同时，周旋在两

个女人中间取舍轻重。公司的部门经理们在为他鞍前马后

效劳罢却一个个感到心力交瘁，陆续准备辞职而去。此时，

汤老板才感到聚拢人气是多么的重要。同时，他也悟到了

小老板做事、大老板做人的这个朴素道理。

拿什么理由原谅自己

�� 陈 冲

一

阿丽直到最后时刻才进入候机区。汤家驹看着她急忙忙朝登

机口走去，然后背影就在登机口里面消失了。汤家驹转过身来，

一边朝休息厅走去，一边掏出手机，按下手机拨号键时，那个女

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在一个空位坐下，那女人随后也在信道对

面一个空位坐下。于是他记起，当他和阿丽在候机楼二层咖啡厅

盘桓时，这女人在他周围出现过。虽然当时没有特别注意，但现

在他对此毫不怀疑。他对自己的观察力很自信。手机里有了接通

信号，他就把手机放下来，略等片刻又按了断开键。李世荣来自

河北、山西交界处一个山区农村，人很正直，但有些小气，对自

己那部档次并不很高的手机珍爱异常，总是放在极稳妥的所在，

掏起来便需要一点时间，所以汤家驹打李世荣的手机，总是拨两

次。等待时，他瞟了那女人一眼。虽然她正朝大厅入口方向看，

没有目光相遇之虞，但瞟一眼足够了。那是个蛮年轻、蛮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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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材气质俱佳的女人。于是他有了一个判断：她在他附近两度出

现，可能有些缘故。他对自己的判断力同样自信。如果说在咖啡

厅时她还不想让他注意到，那么现在，在这个没有多少人的区

域，她公然坐在对面，就是有意引起他的注意了。

他按了重拨键。等他把手机举到耳边时，那边已经说话了：

“我李世荣。是汤老板吧？”

很默契。这位人事部门经理也知道，打他手机拨两次的，必

是汤老板。

“招聘的事怎么样了？”汤家驹平和地问。

“差不多了⋯⋯”

“说得准确些！”声音并没有提高，语气里却有了一些威严。

“是这样汤老板，应聘的人很踊跃，我们公司很具吸引力啦，

所以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挑选。我想让你更加满意一些。”

“这样很好，”口气非常和缓了，“一定要选最优秀的。对了，

如果确实优秀，可以比原定计划多招一些。我是爱才如命思贤若

渴呀！”

“汤老板的一贯想法，跟我们讲过多次了。”

“那么财务总监的人选怎样？这可是最重要的！”

“这个嘛，要稍微一点点不乐观。”李世荣常用这种广式表

达，又常在这种表达中犯语法错误。

“为什么？”

“是这样汤老板，现在已经收下的应聘书一共八份，第一轮

筛选下来，有三位比较优秀，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综合条件接

近，但是我觉得与汤老板的期望，都还有些距离。”

汤家驹没说话，脸色有些阴沉。无意间眼角的余光一瞥，发

现对面的女人正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一向自称可以一心四

用，虽然和李世荣的通话很重要，一心二用还是毫无问题。何况

这第二用只是观察，根本不必动脑子作判断。

“汤老板，”那边对他的沉默立刻有了感觉，“千军易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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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难求啊！”

“话虽如此，求不得这一将，你给我招一堆兵卒马弁有什么

用？不是说深圳的高级人才市场藏龙卧虎吗？”

“是这样汤老板，还有个情况⋯⋯”

“哎呀，你会不会一口气把说话完？”

“是这样汤老板，一小时前来了一位应聘的，北方口音，交

了求职材料，填了表，但是不肯做笔试答卷。”

“为什么？”

“他说在他的求职经历中，从来没做过这种东西。”

“他把我们的试卷叫 ‘这种东西’？用你们大陆的话说，很牛

呀！”这话刚出口，眼角余光已经瞥见对面的女人飞快把目光移

过来，眼神中有五分惊讶，外加两分惊喜。

“汤老板多次叮嘱，对一些桀骜不驯人士要格外注意，所以

我又劝说了一下，说这个答卷只是个参考，不是很重要，但是你

一定要做一做。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你既然想来我们公司

工作，就应该遵守我们公司的规定啦。”

“他怎么说？”

“他说等我成了贵公司的员工以后，一定模范地遵守公司规

定。”

汤家驹爆发出一串又脆又爽的轻笑，同时发现对面的女人眉

毛一扬，也绽出一个微笑。那笑很会心，也很阳光，让他觉得眼

前一亮，心头一暖。

“很漂亮的回答呀！后来呢？”

“没有后来了汤老板，说完这话他就走了。”

“你就这样让他走了？噢，且慢，就是说他的求职材料还

在？”

“在。我想这种材料他们都会复印很多⋯⋯”

“他的应聘表格呢？”

“差一点点让我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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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点？你差一点点炒了自己的鱿鱼！现在你立刻把表

和材料全部传真过来，直接传到我的办公室，听明白没有？全

部！立刻！”

他按了断开键，但没有立刻把手机从耳边移开。他有点儿愣

神。这个拒答试卷的应聘者，是个装模作样的绣花枕头，还是确

有真才实学？公司正处在一个生死关头，他下定了决心来一次大

换血。这需要他慧眼识珠，知人善任。这时传来一阵沉闷的隆隆

声，一架客机正在起飞。没有确切的根据，不过他相信这就是那

架飞香港的班机，他的太太就坐在上面。在香港慈善界，汤任丽

寒相当有名气，也相当有人气。他知道她是博爱基金会的干事，

而干事们轮流 “上班”，上半年和下半年各做两个月义工。他想

像不出这种不领薪饷的服务，靠什么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和惩戒

机制，却眼见得太太做得非常敬业，而且胜任愉快。他的了解到

此为止。按他们夫妻间的约定，她不过问他公司里的事，他也不

管她的慈善义举。今天算是个例外，航班季节性改点，他们忽略

了，早到了一个来小时，就去二楼喝咖啡。或许是环境的变化，

和将有两个月的小别，他们都产生了一种温馨平和的感觉，在随

意的闲聊中，倾吐了一些各自的烦恼。她说到香港市民的多疑，

对于捐来内地的善款的发放，总是一百个不放心，而内地又确实

不像别处，很难把监督一直跟进到底，再作出令人信服的报告，

让捐献者们相信，每张每张人民币，确实都发到了灾民手里。汤

家驹也简略说到公司面临的困境，尤其是其中制约全局的资金短

缺，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把方方面面无数根弦都绷得很紧，

万一哪根弦断了，局面就很难收拾了。对了，想起来了，大概就

是说到这些时，那个女人似乎站在他的侧后⋯⋯

就在他记起这个，同时把手机从耳边移开的时候，他看见对

面的女人站了起来，又径直朝他走来，在三码以外站住，点点

头，说：

“先生，实在不好意思，能借您的手机用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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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悦耳的嗓音，很纯正的普通话。同时她指了一下他拿在手

上的手机。这个动作通常会让人觉得不大礼貌，有一种 “别说你

没有”的暗示，而且这样地指指戳戳，会显得粗鲁。但是她

“指”得恰到好处。一种极自然的随意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暗示这不过是熟人之间常有的来往。她的动作和姿态则显得很优

雅，甚至有点儿高贵。当然，汤家驹是个大方人，没有这些，他

也不会拒绝这种与人方便，不过有了这些，他出手时竟是一种巴

不得的感觉。

他递上手机，说：“请随便用。”

她嫣然一笑接过： “不，只几句话。”一面开始按号码键，

“您的手机真够派儿，我那个呢，说没电就没电。”

他没有接这个话。再好的手机，电池用完了总归打不出去

的。他多少有点献殷勤地指指她的身后：“小姐，你的手袋。”

她的手袋还放在她刚才坐过的座位上。她一旋身，看了看，

又转过来———姿态典雅而婀娜。“没关系的，”她说，然后就把手

机从耳边移开，按了断开键，“真恶心，那边不在服务区。”说着

就把手机递过来。

“要不要再试试？”

“不，已经很不好意思了。”她把手机又往前送了送，交到他

的手里，“谢谢您啦。能不能请教一下先生贵姓？”

“不客气，免贵姓汤。”

“噢，是汤老板。幸会。我叫温佩佩。再见。”

微微点点头，转身走了。她离去的背影摇摇曳曳，那步态很

像是栽型台上的猫步。不过汤家驹知道她肯定不是服装模特。她
虽然体态苗条修长，但肩膀不够宽。不过这些想法都只是在汤家

驹的脑海中一掠而过。他从不长时间地 “欣赏”任何事物。“欣

赏”需要在事物之外，而他只习惯置身于事物之中。他是个很实

际的人，而这只不过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即使后来，他为这一邂

逅暗自庆幸过，又跌足痛悔过，他庆幸和懊恼的都是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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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被某个女人盯上了，然后自己上了当。

何况他的公司正处在困境，处在一种不死不活和要死不活的

状态。

二

汤家驹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展开在他面前的一片海

湾。他喜欢站在这里想事情，因为那开阔的视野让他胸襟敞开，

思路拓展。不过他此刻的心情仍然有些郁闷。海湾对面偏右一

点，是本市的一片开发区，他的公司在那里有一间工厂。虽然

宰市的工厂大得多，二期工程完工以后，规模比这儿要大出不
止三倍，但他的公司原是靠这间工厂打江山创基业的，而且至今

也是他下属三间工厂中运转得最可靠的。他把公司主管生产的副

总经理江有朋派到那里坐镇，就是希望那里不要发生任何事，使

他可以集中精力，解决使公司走出困境的大事。送走太太从机场

回来，李世荣的传真已经发过来了，可是内容比他预期的要少得

多。还没有看到一半，江有朋的电话来了。首先是一个很讨厌的

消息，说通达运输公司的老板阎盛，带来了两部十吨大卡车，一

前一后横在了工厂大门口，扬言今天不还清欠款，谁也别指望还

有明天了。然后便是一通牢骚，说他江某人是管生产的副总，不

该、也不会处置这类狗皮醪糟的烂事。汤家驹只得好言相劝，同

时也更坚定了想法：赶紧招聘一位才能过人的财务总监，实在是

当务之急。可是，当他把传真过来的材料翻阅一遍之后，心里仍

是极不踏实的感觉。这个叫沈一钧的确实与众不同；别人恨不得

把中学时当过一回三好学生，做过班级文体干事之类都写进履

历，沈一钧的材料却格外地简约。当然，在几家港资、合资公司

做过财务总监的经历，让汤家驹颇为心动，但这个沈一钧在哪里

都做不长，没有超过一年的。一般的求职者遇到这种情况，常会

加一个 “自动辞职”一类的说明，而沈一钧对此却不置一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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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并不在意会不会有人理解为被炒了鱿鱼。这倒是给人一种自信

的感觉，但同时也让人不怎么放心。他可能是个干才，也可能是

个骗子。要在两者之中作个选择，又觉得选哪个都根据不足。他

不想失去一个机会，也不想上当受骗。于是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

话，拨了李世荣的手机。挂断之后，重拨之前，他斟酌了一下细

节。他让李世荣尽快安排和沈一钧通一次电话。“就说我们公司

的汤总想和你直接聊聊。”他加重语气强调了其中的 “汤总”和

“聊聊”。电话由我打过去，他说，另外你务必问一问沈先生有没

有座机电话，免得两边付费。“你想得真周到呀汤老板。”远在深

圳的李世荣，答应 “我立刻就办”之后，很真诚地加了一句。

汤家驹稍稍有一点得意。这类由下属用真诚的语气说出来的

恭维话，他听得太多了。他不以为然，也不以为意。他不认为这

就是阿谀奉承，但也不把它真当成赞扬。大体上，这不证明自己

做得很好，多数时候却可以证明没有太做错。他本来可以把这种

比较好的心情多保持一段时间，偏偏这时江有朋又来了电话，让

他的心情立刻变坏了。而且，紧接着又是好几个电话，中间几乎

毫无间隔。他的心情就随着这些电话，钟摆似的荡来荡去。

江有朋的电话还是为阎盛，但在通话过程中，这件事本身却

几乎被他那滔滔不绝的牢骚所湮没。阎盛的事让他窝火，江有朋

的牢骚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但汤家驹还得忍着。阎盛的事，是自

己没道理。说良心话，他很同情阎盛。近两年来，他一再拖欠通

达运输公司的运费，累计已经超出二百万。通达是一家私营企

业。汤家驹拖欠运费，阎盛就只好拖欠手下员工和司机们的工

资。今年春节前，司机们急了，闯进阎盛的写字间，把他们的老

板揍了一顿。据说当时阎盛蛮硬气，不还手不挣扎不喊叫，任凭

人家打。这倒让司机们有点为难，打了不到五分钟就住了手。阎

盛摇摇晃晃站立起来，问了声：“不打了？”又摇摇晃晃走出去，

自己走到马路边上，打了一辆的士，去了医院。过后，他从医院

传话给司机们：不能按时给大家发薪水，是我对不起大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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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想另谋高就的，按合同照发遣散费，只不过还得过段时间。

愿意留下的，该怎样还怎样，阎某人好歹想法子让大家体体面面

过个年，以后阎某若有时来运转之日，决忘不了肯与阎某共渡难

关的弟兄。他把自己的宅子卖了，给大家补发了部分工资。因为

急着出手，宅子卖得很吃亏，但此举却大得人心，搬家的时候，

包括打过他的司机们都来帮忙。汤家驹对阎盛这一手很是佩服，

所以两个月前，当阎盛断然拒绝继续给华锐公司运货时，汤家驹

不仅没生气，反倒在 “宜风楼”请了阎盛一顿海鲜。他说阎老板

的难处我完全理解，等公司头寸有了松动，送货的业务还是你阎

老板的。阎盛也说，汤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我也了解过，汤老

板不是有钱不给，是真没钱。敬过一杯酒，又说，话说回来，以

你汤老板五六个亿的身家，断断续续打发我三十万二十万的，怎

么就做不到？你得找个真正能帮你理财的好手，不能只替你把钱

管住，得能替你把头寸盘活。虽然阎盛接着赶紧声明这是酒后之

言，白说说罢了，汤家驹心中还是认同的。也是在几分酒力之

下，便慨然承诺，两个月之内，我好赖先还你二十万到三十万。

如今两个月的期限已经过了十多天，承诺放了空炮，人家来要

账，无话可说。虽然开来大卡车堵工厂的大门，做法过激，但汤

家驹自己也是当老板的，能够体谅其中多少也有做给下面看的意

思。所以他再三叮嘱江有朋：务必要多说好话。江有朋究竟怎样

说的，电话里无法细问。江有朋自己讲，说的好话能装满一大集

装箱，他也相信。江有朋是他从台湾聘来的；台湾的这类高层白

领，大多既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老板的吩咐，又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灵活变通。但台湾人也有台湾人的短处。江有朋说，好话说得再

多也没用，阎盛就是不肯走。汤家驹说，再耐心一点，继续说好

话，他终归会走的。于是就引出江有朋的一通牢骚。他说，我是

给你汤老板做事领薪水的，没挣着给阎老板低声下气的钱。诸如

此类的话，听得汤家驹心头蹿火，又只能压着。按说，管生产的

主管，的确不管应付债主讨债。虽然把他派到工厂坐镇，他也不

�



会有 “一把手”的意识。不像 宰市的段少华，虽然并未进入公
司领导层，只是 宰市分部总经理，可是公司在 宰市的所有事
务，他都很自然地认为责无旁贷，就连公司在那边申请的贷款，

交给他具体运作，他也就跑前跑后，少不得在银行信贷员面前说

好话赔笑脸低声下气。为这些，他决不会像江有朋一样发牢骚，

虽然他的薪水只是江有朋的一半，在汤老板心目中的位置也不如

江有朋。汤家驹一面叮嘱江有朋耐心，一面却发现自己的耐心已

经到了尽头。

“把电话交给阎老板，”他说，“我和他讲几句。”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是仍然带有牢骚的语气：“汤老板

出面，自然再好不过。迟些我给你们接通电话。我不会像大陆员

工那样，当着客户的面打这种电话。”

偏见！挂断电话，汤家驹心中不快。就事论事，原是他自己

失察，没有细想随口说了把电话交给阎盛。其实任何下属，如果

当着相关客户的面打这种电话，都是自敲饭碗。他手下的高中层

主管，“两岸三地”的人都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何知人

善任，是他汤家驹的事。他多次讲过，他不允许他们之间以己之

长攻人之短。更何况刚才江有朋所 “攻”，还是人家并不存在的

“短”。讲归讲，此类令人不快的事仍时有发生。

正想着，电话来了。以为是江有朋安排的和阎盛通话，却是

李世荣打来的。论办事，还是李世荣手脚快。

“我已经和沈一钧联系过了，”李世荣的口气略带点卖弄，

“沈一钧开头还有点情绪，说他原以为那个求职申请已经不算数

了。直到听我再三介绍我们汤老板求贤若渴，特别是听说汤老板

要亲自跟他通话，他已经显得很有兴趣了。”

“好，你跟他约定通话时间了吗？”

“是这样汤老板，他说他正要见几位在深圳的朋友，你来他

往的，不如由他抽空给你挂电话。我把你的手机号给了他，可是

他还想要一个你办公室的座机号。想想没什么要紧，我就自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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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给了他。”

这样的结果，按说应该满意了，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自

在。他原来安排的种种细节，全被对方改变了。电话将由对方打

过来，打到他办公室的座机上。看重细节的汤家驹，一听李世荣

说到这个就明白了：座机有区号，手机没有。这样对方就能确定

是在和杂市的某人通话，不会是在深圳临时安排的赝品。看来沈
一钧也很看重细节，而且考虑得———至少这一次———比自己还要

周到。

在汤家驹看来，对细节的敏感是一种基本素质。迄今他还没

有遇到过，至少是没有承认过，他的某一个下属在基本素质上超

出自己。或许那个时刻到了？当年在美国 “历练”时，他发现不

少美国老板愿意聘用素质高于自己的职业人士，而香港却不然。

来大陆创业以后，他听说了大陆对这种现象有个妙喻：“武大郎

开店”。稍后他进一步了解到，这比喻主要是针对党政部门和国

有企业说的，民营企业更愿意聘用亲戚和老乡。十几年过去了，

香港的情况没有明显的改变，显赫的依然是家族，一些大亨的姓

氏名号路人皆知，但一般市民很少了解他们拥有的企业和品牌。

这使得一些顶尖的精英纷纷到别处寻求发展。大陆的变化却很

大。那些使用亲戚和老乡的 “乡镇企业家”，不是灰飞烟灭，就

是回归 “小本经营”，从市面上销声匿迹。未被淘汰的是那些敢

于割断亲情乡情的人。例如通达运输公司的阎盛，为了打发那些

“追随者”，用了两年的时间，和将近他一半身家的遣散费，最后

还是落下一身骂名，弄得他不敢回老家祭祖扫墓。在各种 “公

家”单位里，副手强于主管的现象越来越多了。一方面，他们的

人事遴选方式，使一些 “稳妥型”干部更容易成为 “一把手”；

另一方面，大陆确实出现了一个职业经理人队伍，而且其数量的

扩大和质量的提升都很快。理念上，汤家驹早有思想准备，巴不

得赶紧延揽几个高手来辅佐自己，只是事到临头，想到下属比自

己更能干，心里还是有些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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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沈一钧究竟是不是高手，尚有待证明。他已经有了几

个设想，来验证沈一钧是否确有真才实学。

恰好这时铃声就响了。

一声铃没响完，汤家驹已经话筒在手了：“你好，我是汤家

驹。”

“汤老板呀！我是⋯⋯”

“噢，阎老板。”并没有把失望带到语气里，而且 “老板”二

字的语调恰到好处，既示人以平等相待，又略带三分居高临下。

“真是不好意思，这么点小事，竟然惊动汤老板。只是江总

⋯⋯”

“没错，江总转达的正是我的意思。阎老板啊，两个月付你

二十万，是我当面答应过的，到期未付，是我不对。阎老板要兴

师问罪，就该找我汤某人，你跟江有朋纠缠不清有什么意思？他

是管生产的，又不管钱，能给你开支票？我看这样吧，把你那两

辆十吨大卡开进市里，停在我公司门口，然后你我找间咖啡厅

⋯⋯”

“汤老板取笑了。我再吃几颗熊心豹胆，也不敢做这种无礼

之事。”

汤家驹突然发出一阵很开心的大笑：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是我疏忽了，你那种货运大卡车进不了市区。”

阎盛没有笑。他等汤家驹笑完，才不软不硬地说：“我也是

不得已啊，还请汤老板体谅我们小本经营的苦衷。”

两个老板，大小有别，但各有特点。阎老板知道汤老板是制

造气氛的高手，汤老板也深知阎老板不为气氛左右的定力。没有

钱，给不了真正实在的东西，起码也得给几句听上去 “实在”的

话。

“阎老板，”汤家驹口气一正说，“还记得那次在宜风楼的话

吗？”

“那当然，我想忘都不敢忘啊。那次是你汤老板拍着胸脯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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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说两个月之内⋯⋯”

“不是不是，我是说阎老板给我的金玉良言！当时我作出承

诺，也正是痛感阎老板的话切中肯綮。稍稍遗憾的是，用的时间

多了一点。真正的理财高手，确实不好找啊！”

“汤老板真要找，终归能找到的⋯⋯”

“这正是我要和阎老板沟通的呀。皇天有眼，我已经请到了

一位新财务总监，马上就能到任。好不容易从深圳的高级人才招

聘会上请到的，叫沈一钧⋯⋯”

“等等汤老板，你说他叫沈一钧？”

“没错，沈一钧。阎老板认识？”

“不认识，听说过。”

“这个人怎么样？”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这样吧，既然沈总要来，我就再等上

二十天。不过还得汤老板发句话，请沈总直接处理我们通达的

账。”

这是个意料之外的结果。为了打发阎盛，汤家驹打了一个

“提前量”。按他的理念，这不算说谎。把尚未实现的事，当作已

经实现的事来讲，是谈判中常用的技巧。他根本没想到谈判的终

点会落在这儿。计划当中，这只是一个大弯子的开头，绕到最

后，应该落在这样的终点上：一切等新财务总监来了再说。现在

没人管这个事呀。你们大陆的理念，是 “一把手”管全面，也就

是什么都管。可是按我们的理念，财务是很专业的，很独立的。

我这个老板，可以审定计划，也可以换总监，但是钱怎么花，账

怎么做，是不能瞎三话四的⋯⋯说穿了，无非是先让阎盛赶紧把

那两部大卡车开走，不要总堵着工厂的大门。这种事有损公司的

声誉。新总监接任以后，能不能还账，就由他去处理了；至于他

是沈一钧还是另外的张三李四，根本无关紧要。没想到阎盛竟认

上了沈一钧。那么，一旦新总监到任却不是沈一钧，阎盛那里就

会有麻烦。解释一下并不难，问题是又放了一记空炮。当年华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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